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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你爱的她身份特殊，
因为她是个有钱的女经理，又
离过婚，所以你怕别人的议论。
如果抛开这些，她只是一个普
通的女性，你仍然喜欢她吗？如
果答案是坚定的，就不要被别
人的闲言碎语所左右。只要你

俩幸福不要介意别人说什么。

“我有一段情呀，说给谁来
听……”优美而略带忧郁的歌

声，在夏夜微风的吹送下，轻柔
地飘散在空中。那是我透过窗
棂仰望星空的自吟自唱，倾听
的对象就是随风而逝的往事。

大一期间，我与萱只是普
通同学，彼此不太熟悉。到了
大二，学校搞教学改革，要开

一个动员大会，由学生自行组
织节目，进行文娱汇演。班上
同学知道我爱好文学，公推我
写一篇 “对口词”（当时的一
种诗歌形式）。写好后，由我自
己选择一名对口朗诵的女生，
我便选了她。她的语调铿锵，

抑扬顿挫，表演生动活泼，颇
得好评。我与她被誉为一对
“金童玉女”，从此便交往频
繁起来。或许我们当时都不懂
爱情，是不是在谈恋爱，连我们
自己都不知道。

大三期中考试前，我突患

急性黄疸型肝炎。坚持考完试
后，整个暑假便住在医院里，她
不时去看望我。开学返校后，因
为传染期未过，校方为我在宿
舍楼专设了一个楼梯间，让我
一面上课，一面隔离休养。同学
们都只在门口问候我，不进房

间来，只有她毫无顾忌，天天进
来照顾我的起居。

我是从南方来的，只身在

这里上学，她的家却在本市。放
寒假了，她邀我到她家去玩。她

在家里是大姐，下面有好几个
弟妹，父母是做小生意的，家庭
经济不是很宽裕。不过，我偶尔
在她家吃顿便饭，还是感觉到
家庭温馨包围着我。

大四末期了，写完毕业论
文，我与她相约到明孝陵去玩。

我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衫，配上
浅色的长裤，戴顶巴拿马草帽，
跟同学借了辆自行车，迤逦前
往。在通往明孝陵的大路边，看
见她也骑着车子从对面过来
了。见到我，她调皮地取笑我
说：“哟！看你这玉树临风的样

子，好潇洒哦，很值得为你写一
首诗呢。”我说：“好啊！现在就
写吧。”她诡谲一笑说：“现在不
行，我还没打腹稿呢。等我构思
好了，先写在我心里，等成熟了，
再发表到你心里吧。”说罢，车
子一蹬，飞驰而去，裙袂飘飘，好

不靓丽，看得我心醉。我赶紧飞
快追去，一路铃声，在两边绿树
参天的夹道中清脆回响。

毕业了，她在我的毕业留
言簿上写下：“我有一段情呀，
说给谁来听……”还没等我问
清她的含意，她已随风而去了。

这段情，是不是留在她的
心中，我无从得知，但它已深深
地种入了我的心田。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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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十年过去了，我也由一
个纯情小女孩子变成了一个成

熟妇人。而我却一直未曾放下心
里埋了十年的一种感觉，也许是
未曾说出来，才异常珍惜，也就
无时不在折磨着自己。

那个炎热的夏季我去一家
公司应聘，我是去面试的人里
面唯一的女孩子，在一大群男
孩子的世界里我感觉很不安。

而他与我分在一个组，从
那时起我开始注意起他，我们

开始聊起来，知道他来自青海
（我更喜欢叫他高原男孩），来
应聘工作只是来体验生活，并
非想找工作，他有一份不错的
收入。而当时的我只是一个保
姆，我并没有说出我的工作，我
们在一起过了对我来说很有意

义的一天，他与我谈人生，谈他
的经历，他们厂子里的事。美好
的时光总是很快，而我也必须
去面对我现实的生活。

分开后我回到了我当家政
的地方，因为不能忍受男主人
骚扰，我离开了，从此我们便失
去了联系，我回到了家乡，不曾
想，几个月以后收到了他的来
信，在那个落魄的日子，他的信
是我生活的希望。我不敢去想

我们的将来，是的，我知道我们
没有未来。但有这样的朋友何
尝不是一种快乐。

我继续为生活奔波，生活
的艰难与迷茫让我很少写信，
更多地担心着我明天的生存问
题。我只是在每个深夜的时候

想起他的身影，想起来，我便想
哭，一种奇妙的念头。我清楚地
明白，我们的生活距离越来越

大，我无法跨越。我学着放弃，
去忘记，我告诉他，我有了男朋

友。而他也只回了几个字，就是
祝福。现实的距离让我消极地
去面对自己。

我哭了，又笑笑对自己说，
重新开始，为父母而活。我努力工
作，也努力找机会去做生意，我要
让自己的生活好起来，是的，在不

久我拥有了自己的店。我不再奢
望爱情，对于我来说就是把店的
生意做起来，供弟弟读书，让父母
放心。他也在我的生活中远去。

突然有一天家里人打电话
来说，青海有朋友来找我。我沉
寂的心起了涟漪，我们又见面，

但这次更短，相处时间只是两
个小时不到，而我对他的感觉
更深了。

我要去找他，我要去量量
爱与感觉有多远。我踏上了北
上的火车，千里迢迢地跑到了
高原，离他越近，我的心越凉，

那是个荒凉的土地。是的，要什
么样的心态才能生活在这片土
地。当我走近他的生活，我深深
体会到了他的心境。在这片土
地上我不知道如何去生存，我
与他的文化差距又如何去弥
补，他对我有感觉吗，我无法知

道，这一切的一切让我选择了
静静地离开。看着他远去的身
影，我的眼睛模糊了，这份情让
我如何说出口。

如今的他也有了一个幸福
的家，我真诚地祝福他。也许爱
是旅途中的风景，何必去在乎

目的地，只是一种心情。
十年的等待何尝不是一种

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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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对爱情

都心驰神往，父母美满和
谐的婚姻生活在我幼小的
心灵埋下幸福的种子，我
等它生根发芽，等与自己
相爱的人精彩邂逅。

项磊就是在我为爱情
预留了最大空位的情况下

闯入我的生活的。我们的
父母同在一家企业工作，
我们两家相为毗邻，大家
早已相知，只是不够熟识，
突然有一天他出现在我面
前，我才恍然大悟，曾经的
毛头小子现在竟变得如此

俊朗帅气。
项磊说他暗恋我很久

了，却一直没有勇气示爱，
所以不得不求助母亲的朋
友，让她充当媒人。父母觉
得项磊憨厚老实，工作又勤
奋认真，便同意我们交往。

那一年，我刚满二十岁。
我性格活泼开朗，工

作中力求上进，同事间人
缘颇好，每年单位文艺汇
演，我也作为骨干积极参
与……这些优点，曾经是
项磊最欣赏的，只是我没

有想到，我的进步却为我
们的婚姻带来了隐患。

婚后，边求学边工作。
项磊一直持反对意见，一
来怕我太辛苦，二来认为
读书并不能缓解当前的生
活压力。可是我偏偏把精

力都投入在学习中，这引
起了他的极度不满。

电大毕业后，我被分
配到科室，项磊接替了他
父亲的工作，成了一名正
式工人。在学历上，他不如
我，每个月的工资也略低

于我。时间久了，他的这种
自卑情绪开始初露端倪，
常会莫名其妙地生气，言
语中也充满了挖苦讽刺，
平静祥和的生活冒着点点
火星。

渐渐地，生活中的大
事小事，项磊都开始斤斤

计较。他不允许我下班晚
回家，要求我和科室的男
同事保持距离，饭菜要依
据他的口味做，节假日必
须去他家陪伴公婆……他
企图在我毫无怨言的服从
中寻求心灵的慰藉。

一天，项磊的妹妹来
家做客，偏偏那天我下班
晚了，没来得及准备饭菜。
项磊当着他妹妹的面对我
大动肝火。我原谅了项磊
的无理取闹。

然而，我的忍让并没

有换来他的反省，他的霸
权主义日益彰显。

在经济上，项磊掌控
着我的所有工资，每个月
仅给我一些零花钱，甚至
我服装的选购都要以他的
意愿为主。几乎每天下班，

项磊都会来单位接我。同
事们羡慕地说：“麦琪真幸
福，天天有爱人接。”只有
我心里最清楚，项磊是在用
这种方式刻意隔断我和其
他同事间的关系，顺便监控
我的行为。节假日期间，同

事们相约聚餐、郊游，我从
来都没有参加过，因为我知
道，项磊不会同意。同学给
我写的信件他也要先过目
……我开始疲惫。

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
爆发了。

深秋的雨夜，朋友前
来拜访，这对夫妇在经济
上遇到了困难，想向我借

点钱缓解生计、渡过难关。
可是家里的经济大权被项

磊掌控，我向项磊提出帮
助，没想到他强烈拒绝。

没几天，厂里就沸沸
扬扬地炒作此事，总结下来
就是麦琪的文化、收入都比
项磊高，可是却被这么一个
小肚鸡肠的狭隘丈夫管制

……这个男人除了一身好
皮囊外一无所有……根本
配不上麦琪……这番话很
快传入项磊的耳朵。

那天下班，项磊没来
接我，我独自回家，走到楼
下，我就看见项磊站在阳

台上直盯着我，随后点燃
一根烟。我感到莫名其妙，
但略有一丝恐慌，我立刻
检讨了一下自己近日的行
为，我并没有做过什么啊！

家里的门被反锁着，
我敲了很久，项磊才不耐

烦地打开门。我疑惑地问
他为何大白天的把自己反
锁在家里。项磊没好气地
说：“我在反思，我在反思
自己是不是不够优秀，要
被外人说是靠女人养的
……”平淡的言语中充满

了浓烈的硝烟气息，我嗅
到了战争的味道。
“别听他们胡说，闲言

碎语而已，你何必和他们
计较。”
“你别在我面前装大度，

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
我不想把争吵扩大

化，默默地忍受着他的歇
斯底里，项磊却蓄意挑衅：
“去，上你妈家给我借点
钱，我明天不上班了，准备
去做生意挣点大钱，省得被

人说是吃闲饭的。”项磊边
说边把我往门外推，几个趔
趄后我终于跌倒在地。

这一次，我被激怒了：
“你还好意思问我妈要钱，
我每个月的工资都被你霸
占着，工作这么久了从没
孝敬过我妈一分钱，你拿

我的还少吗……”话音未

落，项磊就冲着我甩过来
一个耳光，我当时就懵了。

项磊将我强行压制在地，
骑在我身上掐住了我的脖
子……我痛苦地呻吟着，
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救命啊……” 我奋

力从喉咙挤出求救声，却
遭到项磊禽兽般的折磨，

他撕扯着我的头发将我的
头向地上摔去，顿时，我眼
冒金星、一阵晕厥……

%)*+

我和项磊的矛盾升级

为点缀平淡生活的一道冷
宴，外表华美，却寒至心
骨。我开始害怕回家。

项磊辞去工作成了一
个生意人，他用实际行动
向所有人宣战。每个月往
返于几大城市间采购货

物，累到筋疲力尽。
一个人在家的日子，

我感到孤寂，我反而更加
留恋办公室忙碌的生活，
当然，还有隋远。隋远是我
们科长，年近不惑，一派儒
雅气息，深得人敬。在我最

困难的时候，他给予我很
多帮助。相处久了，我渐渐
地恋上了他的影子，在他
身上，我看到项磊所缺乏
的宽容、成熟以及睿智。

隋远和他爱人的感情
起伏不定，他们的矛盾主要

源于对孩子的教育问题该
采取何种方式。隋远偏向以
理服人，而他的爱人更倾向
于棍棒底下出孝子，无法达
成一致便引发家庭内乱，爱
人的独专与冷酷常会让隋
远感到失望。

两个对家庭丧失信心
的人更容易产生依恋，我
们的爱挣扎在道德的边
缘，蠢蠢欲动，在彼此黯淡
的婚姻生活中显得格外璀
璨。终于在雨后的一个夜
晚，我嗅到了这个成熟男

人的气息……
原来，学会依赖对方

的体温要比学会接受一段
爱情更加容易。

虽然我们心有愧疚，
但万万没想到这段感情维
持了不到半年，隋远便受
到了上帝的惩罚，而成为
这段地下情殉道者的却是
隋远的爱人。
“癌症晚期。”当隋远

艰难地向我吐出这四个字
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罪孽
深重，为什么受害者总是
无辜的人。隋远伏在我的
怀中失声痛哭，我听出了
多重含义，至少有一句是
到分手的时候了。

隋远休假了，专心在
医院陪爱人治疗，没有隋
远的日子，我又陷入孤独
的边缘。单位同事相约去
医院看望隋远和他的爱
人，我心存顾忌不敢前往，
却又抵不住内心的思念。

我胆战心惊地推开病房的
门，几周不见，隋远苍老瘦
弱了许多，精神状态明显
不如以前。他的爱人正在
接受化疗，呕吐不止，隋远
耐心地为她擦去嘴角的秽
物，看着他们夫妻如此恩

爱却面临诀别，我顿感一
阵心痛。我更为自己自私
的行径感到可耻。

项磊把所有的精力都
放在生意场，他丝毫没有
注意到我近期的情绪变
化，他早已把对我的禁锢

转移到对金钱的独享上，
有我没我在他生命中似乎
已不重要。

我的爱情看不到希
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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